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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寬齋《日本詩紀》考
李　均洋 ・  張　璇
【關鍵字】市河寛斎　日本詩紀　編纂方針　錄我詩命
〔本文爲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日本漢詩彙編與研究》（批准號：
16JJD750021）階段性成果之一〕
　　市河寬齋（1749-1820）編《日本詩紀》（正編50卷，外集、別集各一卷）收錄了420位詩人的
漢詩3204首、句527句，約成書于天明八年（1788）。詩作的年代始于日本漢詩發軔的近江朝廷
（667-672），訖于平治時期（1159-1160）。市河寬齋編纂的《日本詩紀》與江村北海編選的《日本
詩選》（安永二年〈1773〉刊），以及友野霞舟編《熙朝詩薈》（弘化四年〈1847〉刊）并稱爲江户
三大漢詩集。 1與《日本詩選》和《熙朝詩薈》僅收集江户漢詩相比，《日本詩紀》則是名副其實
的日本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的三代詩總集。
一、編者生平2
　　市河寬齋（1749-1820），名世寧 3，通稱小左衛門，字子靜，又字嘉祥，號寬齋，又號西野、
半江漁父、西鄙人、江湖詩老、玄眛居等，是日本江户後期著名詩人、漢學家。原名山瀨新平，出
生于上野國（今群馬縣）甘樂郡南牧村（一説江户）。寬齋的父親山瀨好謙（1702-1763），號蘭臺，
是江户時代的書法家，養父高橋道齋是江户時代的國學家。其長子三亥（1779-1858），號米庵，是
著名的書法家，被譽爲“幕府三筆”，次子鏑木雲潭（1782-1853）是江户時代晚期的畫家。安永五
年（1776），28歲的寬齋入昌平黌 4師從關松窗 5，後在恩師的推薦下就任首席講師。天明三年
（1783）寬齋被任命爲湯島聖堂啓事役，即塾長。天明七年（1787）幕府重臣田沼意次下野，與之
關係親密的關松窗受到牽連。曾受關松窗舉薦的寬齋也不得已辭去了啓事役一職，僅任教官。在其
後的寬政改革 6中，朱子學以外的書被稱爲“異學之書”而遭禁，寬齋因爲讀禁書受到了月俸減半
的處罰。寬齋不服，賦詩批判異學之禁，寬政二年（1790）被驅逐出昌平黌。次年，寬齋受到富山
藩主前田利謙的邀請，出任藩校廣德館的教授。任職二十餘年後，于文化八年（1811）致仕，時年
六十三歲。文政三年（1820）七月十日，寬齋去世，享年72歲，門人追謚他爲文安先生。
　　市河寬齋博學多才，著述頗多，教書育人，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詩文創作。代表作有詩集《寬齋摘草》、《寬齋百絶》、吟咏江户吉原游里的《北里歌》等。市
河寬齋去世後，其子三亥（米庵）編輯出版的《寬齋先生遺稿》收錄了他昌平辭職以後，即天明七
年（1787）至文政三年（1820）的詩作692首。友野霞舟在其編纂的江户時代規模最大的漢詩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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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朝詩薈》 7中收錄了寬齋的詩作95首，名列所收1467名詩人中第32位，可以稱得上是江户詩壇中
高産的詩人。晚清大儒俞樾在其編選的日本漢詩選集《東瀛詩選》中選錄了市河寬齋的詩作25首，
并評價如下：“寬齋富山教授二十餘年，以老致仕，年逾古稀，優游林下，其爲詩頗有自得之趣，
當時比之香山、劍南，難似稍過，亦略近之矣。” 8俞樾認爲市河寬齋詩風簡淡，與白居易、陸游相
近。
　　古籍整理。寬齋就任于昌平幕府學校以後的兩項突出成就，是編纂《日本詩紀》五十三卷以及
《全唐詩逸》三卷。其中《全唐詩逸》搜集了中國佚失的唐詩，爲《全唐詩》的補遺之作，引起了
中國詩學界的廣泛關注，并被收錄到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叢書》中。從昌平幕府學校辭職以後，對
陸詩進行了選錄和注解，著有《陸詩意注》六卷、《陸詩考實》三卷，編選了集南宋三大家范成大、
楊萬里、陸游詩作的《三家妙絶》、從宋詩中編選的《宋百花詩》等，爲宋詩在江戶時代的普及做
出了貢獻。
　　人才培養。寬齋于寬政初年成立了江湖詩社，他的門下涌現出了衆多卓越的詩人。海野蠖齋在
《寬齋百絶》的序文中對寬齋進行了如下評價：“其教人，亦不必繩墨，使各趨所好，人亦由此得自
竭矣。方今，如永日（柏木如亭）、克從（小島梅外）、伯美（菅清成）、無絃（菊池五山）、天民
（大窪詩佛）諸子，儼然成一家……” 9當時詩壇中的名人柏木如亭、菊池五山、大窪詩佛等均爲
寬齋的弟子。同時，寬齋能够包容衆多弟子，重視每個人的個性，因材施教，展示了他作爲教育家
的出色才能。
二、《日本詩紀》的編纂背景及動機
（一）《日本詩紀》的編纂背景
　　江戶時代詩歌大盛，加上出版業的發達，詩文集的編纂和出版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日本詩
選採擇書目》中記載了《日本詩選》編纂之時參考的詩歌別集或總集有157種。《熙朝詩薈》沒用列
出引用書目，但是從友野霞舟“是編所采，專據各家全集。全集不傳者，偏采各選本”這一錄詩原
則可知，熙朝詩薈1456位詩人中很多詩人是有家集的，只有家集不傳者，才會借助如《日本詩選》
等選集。近年，二松學舍大學21世紀 COE 專案的調查結果顯示，江戶時代從慶長元年（1596）至慶
應 3年（1867）日本漢詩文集總數達到2355種。
　　江戶時代大量別集、總集的出版證明了當時漢詩愛好者眾多，風靡一時。在江戶時代的詩歌總
集、別集中可以看到，這些詩集收錄的大多是江戶時代的詩，收錄前代詩的詩集數量非常少。林鵞
峰編《本朝一人一首》（寬文五年〈1665〉）、野間三竹编《本朝詩英》（寬文九年〈1669〉刊）、松
平賴寬编《歷朝詩纂》（寶曆六年〈1756〉刊）、荻生徂徠編《皇朝正聲》（明和八年〈1771〉刊）
開啟了江戶時代編選前代詩集的先河。
　　《本朝一人一首》10，顧名思義是從每位詩人的作品中選錄一首代表作，全書由内集七卷、外
集、雜集、別集各一卷共計十卷組成。内集七卷收錄了自大友皇子至江户初期德川義直（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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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時期的370位詩人的371首詩作11。其中第一卷至第六卷與《日本詩紀》的時間跨度基本相同，
收錄了奈良、平安時代的291位詩人的292首詩作，多數詩作的末尾都以“林子曰”的形式介紹作者
的略傳或者編者林鵞峰對該詩的評價，是一本兼有詩集和詩話雙重性質的詩集。
　　《本朝詩英》12共五卷，收錄了奈良時代至室町時代200位詩人的404首詩，這些詩作分體編次，
按照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絶句、七言絶句的順序排列。
　　《歷朝詩纂》13意圖收錄日本奈良時代至該詩集編纂之時的日本漢詩，共計划編纂100卷，前編
20卷，後編80卷。前編與《日本詩紀》收錄詩作的時間跨度相同，收錄了平安末期以前的漢詩，而
後編僅編至第13卷便中止了。該詩集中的詩作分體編次，按照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五
言排律、七言律詩、七言排律、五言絶句、七言絶句的順序排列。卷一至卷三單獨收錄了天皇和皇
族的詩作。
　　《皇朝正聲》14收錄了平安時代15位詩人的35首詩，後附僧人機先15《長相思》詩一首。是由荻
生徂徠精選的奈良、平安時代漢詩集。
　　值得一提的是，除《皇朝正聲》之外的其他三本詩集，即《本朝一人一首》、《本朝詩英》和
《歷朝詩纂》均被市河寬齋列爲引用書目。
（二）《日本詩紀》的編纂動機
　　市河寬齋在享和元年（1801）致友人川子欽16的信《與川子欽》中回憶了他編纂《日本詩紀》
的最初動機：
　　　　僕在昌平，曾編《日本詩紀》。上自淡海朝，至保平而終，爲卷凡五十三。此僕之嗜詩，
　　竊所以報古之與我同嗜者也……此僕事業中之盛事也，謹以報告。17 
“嗜詩”二字可以看出，寬齋編《日本詩紀》的理由是出于自己對詩的熱愛，且想將自己搜集的詩
作分享給與自己同樣愛詩之人。寬齋將《日本詩紀》的編纂同《全唐詩逸》一起都看作是自己事業
中的“盛事”。
　　市河寬齋在《日本詩紀》的凡例中也言及編纂動機。
　　首先，編纂《日本詩紀》是爲了“紀我詩汚隆焉”。《日本詩紀》書名模仿了“馮吴二書”，即
明朝馮惟訥編纂的《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及明朝吴琯編纂的《唐詩紀》一百七十卷。其中《古詩
紀》收錄了先秦至隋朝的中國詩歌，《唐詩紀》收錄了初唐、盛唐時期的中國詩歌。
　　第二，市河寬齋對于已經成書的物茂卿（即荻生徂徠）編《皇朝正聲》和守山（即松平賴寬）
編《歷朝詩纂》不甚滿意，他在《日本詩紀凡例》中寫道：
　　　　近時物茂卿所撰正聲集，謬收僧機先詩，以爲保平以前作者。守山詩纂受其謬傳，遂并收
僧天祥大用詩。三僧偕是南北際入明者，石倉列朝等集收其詩，時事夐差，又詩纂受十訓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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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而收白居易古墓何代人四句，爲源公顯基詩，觀者勿據彼而疑是編不載。18
可見市河寬齋發現了兩部詩集中存在的紕漏，如：物茂卿收錄釋機先的詩，守山詩纂受其影響收錄
了釋機先、釋天祥、大用等三人的詩爲平治19以前的詩作。然而上述三位僧人于日本南北朝時期20
入明，後被流放至雲南大理，所作之詩被收錄在曹學儉編纂的《石倉歷代詩選》中。市河寬齋還指
出《歷朝詩纂》受《十訓抄》的誤導收錄白居易《續古詩十首・其二》中的“古墓何代人”四句为
源顯基的《無題》詩。基於以上理由，糾正徂徠和賴寬在詩集編纂中出現的錯誤也是市河寬齋編纂
《日本詩紀》的動機之一。
　　第三，市河寬齋認爲搜集現存之詩是非常必要且緊迫的一項工作。《日本詩紀凡例》中寫道：
　　　　仁和寺書目，詩家載籍極博。又見文粹等書所載序文者，今僅存百之一，亦惟詩權亡故
已，不亦惜乎？是餘之所以忘僭妄于此舉也。21
市河寬齋有感于《仁和寺書目》22中所載詩家書籍書目以及《本朝文粹》等書籍的序文中所記錄的
詩家數目極多，却因爲詩道衰落而所剩無幾。爲了不使詩書繼續佚失，即萌生了編纂《日本詩紀》
以保存詩書古籍的動機。
三、《日本詩紀》編纂及出版的艱辛
　　《日本詩紀》收錄漢詩3204首，句527句，其參考書目衆多，有53種。同時，《日本詩紀》的編
纂打破了詩歌原集的編排順序，以人系詩，因此需要進行整合。這也注定了從搜集、整理資料到抄
寫校對、再到刻板印刷，《日本詩紀》的編纂是一項較爲艱巨的工作。
　　雲室上人23曾參與《日本詩紀》木活字十二卷本第十二卷的校訂工作，他的代表作《雲室隨筆》
中對《日本詩紀》有所記載：
　　　　……此人（市川小左衛門西野先生，即市河寬齋）詩人也，欲集日本詩之逸爲一冊。其詩
集也，始自文武帝，迄于後醍醐。故不斷搜集日本之書并筆記之，予亦爲其所請，日日筆記。
先成一部六卷，活板印刷……24 
　《雲室隨筆》中除了記載了雲室上人自身的經歷以外，還載有與其有交友關係的學者、詩人、畫
家等的軼事和傳記，被稱爲是瞭解當時文墨界軼事的極好資料。這段記載再現了市河寬齋爲編纂
《日本詩紀》而努力搜集日本優秀詩作的勤勉姿態。天明六年（1786），《日本詩紀》十二卷六冊活
字本刊行。而大典顯常25于天明八年（1788）十月撰寫的《全唐詩逸序》中記載：“子靜，名世寧，
爲昌平學都講，博雅尚志，亦嘗著《日本詩紀》五十卷……”26由此可知，为时二年从十二卷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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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到了五十卷，其艰辛可想而知。
　　　《日本詩紀》五十卷本未能全部出版： 
　　　　日本詩紀總目一卷、首集四卷、甲集二卷、乙集六卷、丙集三十五卷、丁集十六卷。外集
一卷。通計五十二卷。27先君竭一生精力所纂。但卷帙浩瀚未遽上策。家存亦不能無祝融之
虞。因以稿本寄藏之昌平文庫。
　　　　　　　　　　　　　　　　　　　　　　　　　　文政四年辛巳冬十月男三亥謹記28 
這是内閣文庫藏《日本詩紀》的跋文，由市河寬齋的長子市河米庵撰寫。上面寫到《日本詩紀》未
能全部付梓出版，寄放在家中又擔心遭遇火災。因此，寬齋去世的次年即文政四年（1821），市河
米庵將此書的稿本寄放于昌平文庫。
　　寬齋根據《日本詩紀》的篇幅對出版費用做了精確的預算。爲了徵集刊行费用，曾廣泛募集訂
户，但是募集結果并不理想。市河寬齋親筆書寫的訂户名單在大正十二年（1923）的關東大地震中
燒毀，未存于世。寬齋也曾奔走請求門人、朋友等募捐刊行费用，最終也没有凑足。
　　到了弘化二年（1845），六十六歲的米庵又重新計划出版《日本詩紀》事宜。他首先拜託若林
友堯29對該書進行校訂，又請日野資愛30爲《日本詩紀》寫序并由間部詮勝31代笔。刊刻主要由門人
渡邊允（通稱源三）負責，刻到卷二十六，後由其他人刻至卷三十三。然而，這一重新出版計划没
有完成就中斷了。
四、市河寬齋的詩學觀與《日本詩紀》的編纂方針
　　市河寬齋的詩學觀一生之中曾幾度發生變化，詩學觀的變化則與他的詩風以及古籍編纂工作的
側重點緊密相連。
（一）編纂《日本詩紀》之時市河寬齋的詩學觀
　　《日本詩紀》前十二卷成書于天明六年（1786），這一時期的市河寬齋受萱園學派古文辭思想影
響很大，同時期出版的詩集《寬齋摘草》熱衷于模仿唐詩。《日本詩紀凡例》中写道：
　　　　詩極于唐，至今其體自若，詩所以紀唐詩也。後唐而衰，宋元朱明，各詩其詩，不必具
論。我詩亦取于唐而盛，後唐而衰，即是所以紀我詩也，故編止于保平之間。32 
寬齋認爲中國詩歌興盛于唐代，而日本漢詩正是“取于”唐詩才得以興盛。這体现了當時寬齋尊重
唐詩的古文辭派詩學觀點。
（二）《日本詩紀》的“四期説”
　　《日本詩紀》收錄了日本近江朝廷（又称滋贺朝）時期（667-672）至平安末期平治年間（1159-
1160）的漢詩。市河宽斋在《凡例》中提出了“四期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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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雖不曰初盛中晚，我詩亦有自然疆界。故起滋賀朝至延曆爲甲集，大同至天長爲乙集，承
和至寬弘爲丙集，長和至平治爲丁集。33 
除首集收錄了天皇、皇族的詩作以外，甲、乙、丙、丁集分別爲《日本詩紀》的四期划分。
　　甲集收錄了滋賀朝（667-672）到延暦年間（782-806）的漢詩。自西元630年 8月舒明天皇第
一次派出遣唐使起，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與隋唐的交流以及漢文學的興隆不僅給社會
生活帶來巨大變化，同時也激發了人們的審美情趣。因此作爲抒情和言志的重要手段，人們不再滿
足于庸俗的和歌，開始追求漢詩的創作。這就是漢詩于我邦興起的理由。”34隨着中國的詩書、類
書等不斷傳入日本，這一時期的漢詩主要受《文選》、《玉台新詠》、《王勃集》、《駱賓王集》等詩文
集以及《藝文類聚》等類書的影響。《日本詩紀》甲集第五卷和第六卷收錄了74位詩人的漢詩，共
137首，句 2。這一時期的漢詩主要選自《懷風藻》，還有少量漢詩選自《萬葉集》、《鑒真東征傳》
以及《經國集》。從《日本詩紀》中收錄的詩作數量來看，這一時期的代表詩人爲藤原史（ 5首）、
藤原宇合（ 6首）、藤原萬里（ 5 首）和淡海三船（ 7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六卷中單獨設了
“外國”一項，收錄了《經國集》中渤海人楊泰師、《鑒真東征傳》中唐朝高鶴林、唐台州開元寺僧
人思託、唐揚州白塔寺僧法進等外國人的詩作。35 這顕然是受到明代曹学佺編《明詩選》收錄日
本詩人詩作的影響。
　　乙集收錄了大同（806-810）至天長年間（824-834）的漢詩。隨著中日兩國之間往來越來越頻
繁，平安初期的漢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桓武天皇（在位781-806）以後的歷代天皇大力獎勵漢文
學，嵯峨天皇本人即爲當時一流的漢詩人。這一時代的漢詩壇以嵯峨天皇爲中心，呈現了一片繁榮
景象，日本漢詩史上空前絶後的敕撰詩集也相繼問世。與宮廷詩人相對，以入唐求法的僧人爲中心
的漢文化圈也逐漸形成。這一時期的文學除了受到六朝、初唐文學的影響之外，還受到了盛唐文學
以及同時代的中唐文學的影響。《日本詩紀》第七卷至第十二卷收錄了這一時期除天皇、皇族以外
的88位詩人的漢詩共363首，句21。這一時期的漢詩主要選自敕撰三集《淩雲集》、《文華秀麗集》、
《經國集》以及《性靈集》、《雜言奉和》等。從《日本詩紀》中收錄的漢詩的數量來看，這一時期
的代表詩人有良岑安世（13首）、仲雄王（16首）、賀陽豐年（18首 1句）、小野岑守（29首）36、
菅原清公（17首）、桑原腹赤（13首）、滋野貞主（34首）、巨勢識人（25首）、空海（49首）等。
　　丙集收錄了承和（834-848）至寬弘年間（1004-1011）的漢詩。受藤原氏攝關政治的影響，以
貴族爲中心的官家文學大放異彩，貴族的雪月風雅、侍宴應酬詩大量涌出。這一時期的漢詩受中晚
唐詩的影響，尤其受《白氏文集》的影響最大。遣唐使于895年廢止，這不僅阻礙了平安後期漢文
學的發展，同時也爲日後漢詩的衰落埋下了伏筆。《日本詩紀》第十三卷至第三十四卷收錄了這一
時期173位詩人的詩作1644首，句370。約占《日本詩紀》詩歌總數的60%。其中第十三卷至第十五
卷主要收錄了《田氏家集》、卷十六至卷二十二收錄了《菅家文草》、菅家後集等別集。而從卷
二十三起則收錄了編者不詳的《類題古詩》、紀齊名的《扶桑集》、高階積善的《本朝麗藻》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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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從《日本詩紀》中收錄的詩的數量來看，這一時期的代表詩人有島田忠臣（222首 3句）、菅原
道真（525首）、大江朝綱（44首 9 句）、菅原文時（31首句21）、大江以言（59首33句 1聯句）、大
江匡衡（133首）等。其中寬齋利用大量的篇幅將《田氏家集》中的詩作以及《菅家文草》、《菅家
後草》整本收錄。另外大江家的三位詩人的詩作在這一時期詩壇也占據了重要地位。
　　丁集收錄的是長和（1012-1016）至平治年間（1159-1160）的漢詩。隨著攝關政治37的確立，
莊園制38的擴大造成了律令制矛盾的深化，武士集團的抬頭等政治原因造成了漢文學的解體。另一
方面，藤原公任編《和漢朗咏集》的風靡，詩人們從積極創作漢詩轉爲了對漢詩的鑒賞，最終使王
朝漢詩逐步走向衰頹。
　　《日本詩紀》第三十五卷至第五十卷收錄了這一時期69位詩人的894首詩，句120。其中除了第
四十九卷從別集《法性寺入道集》中采詩以外，其他的詩都来自《扶桑集》、《本朝文粹》、《本朝麗
藻》、《類題古詩》、《續本朝文粹》、《本朝無題詩》等總集。其中從《本朝無題詩》中選詩數量之
多，也足以看出寬齋對于《本朝無題詩》的重視。《日本詩紀》的詩作至《本朝無題詩》而終，這
與林鵞峰在《本朝一人一首》卷六中所言“自無題詩以後，官家無文字，吾不欲見之。”39的詩學
觀是一致的。
　　關于漢詩史的分期，林鵞峰在《本朝一人一首》第六卷中指出：
　　　　本朝文字風體逐時變替，懷風其似古詩乎，凌雲經國學唐詩而盛美也。延喜、天曆之際，
格調整齊而律體備矣。自麗藻以下意到句不到，其既衰矣。自無題詩以後，官家無文字，吾不
欲見之。40 
 
林鵞峰將日本漢詩史划分爲：《怀风藻》编成的奈良时期为“古詩”期；《凌云集》、《经国集》等编
成的弘仁（810-824）、天长（824-834）时期为“盛美”期，延喜（901-923）、天曆（947-957）爲
大成期；《本朝麗藻》成書的寬弘（1004-1013）以後為衰落期。平安時代末期《本朝無題詩》（約
成書于1162-1164年）以後，漢詩就不值得一提了。
　　源賴寬在《歷朝詩纂凡例》中指出：
　　　　吾邦之詩，昉于大友大津，盛于大同弘仁之際，變于寬平昌泰之朝，衰于延久承保之時，
至保元平治，天運陵夷，海內沸亂，于是乎詩道極矣。
源賴寬將大友、大津皇子至延曆（782-806）的汉诗视爲萌芽期，大同（806-810）弘仁（810-824）
至仁和（885-889）爲盛期，寬平（889-898）昌泰（898-901）至治曆（1065-1069）爲變化期，延
久（1069-1074）、承保（1074-1077）至保元（1156-1159）、平治（1159-1160）也就走到了盡頭。
　　與源賴寬的“盛期”不同，林鵞峰則把《凌雲集》（814年編成）和《經國集》（827年編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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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漢詩的“盛美期”，延喜（901-923）天曆（947-957）視爲“大成期”。也就是説，《日本詩紀》
的四期划分基本上與林鵞峰早先提出的“四期説”相對應，即甲集基本對應于林鵞峰的“古詩”
期，乙集基本對應于林鵞峰的“盛美”期，丙集基本對應于林鵞峰的“大成期”，丁集基本對應于
林鵞峰的“衰落期”。
（三）市河寬齋的編纂方針
　　根據編選方式、編選目的的不同，詩集的編纂可以分爲兩大類別：“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
什，并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菁華皆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41市河寬齋所編纂
的《日本詩紀》應屬第一类。
　　首先，《日本詩紀》編纂受明清時期求全總集的影響。如市河寬齋在《凡例》中提到的《古詩
紀》、《唐詩紀》以及《列朝詩集》等。《日本詩紀》的“詩紀”二字取自“馮吴二書”，即《古詩
紀》和《唐詩紀》。汪道昆在《詩紀合序》中指出：“是紀也，代必盡人，人必盡業，殆將窮宇宙、
歷歲時，周視上方，惟口所適。具矣！備矣！全體賅矣！”42從《日本詩紀》參考題名“紀”字就
足以看出市河寬齋的編纂方針是求全。
　　其次，《日本詩紀》的引用書目衆多，涉及的類別也十分廣泛。第一類是詩家書目，第二類是
非詩家書目。市河寬齋在《日本詩紀別集》中對於詩家書目已有分類，包括敕修、別集、總集、摘
句和詩文評五類。43參照《日本古典籍綜合目錄 DB》中的分類44可將《日本詩紀》的非詩家書目分
為和歌、通史、書道、傳記、佛教、文書（漢詩文）、說話、歷史物語、注釋、考證（隨筆）共十
類。 
　　《日本詩紀》的引用書目中不僅包括《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敕撰詩集，還包
括《田氏家集》、《菅家文草》等私家別集，也包括同爲江户時代编纂的《本朝一人一首》、《本朝詩
英》和《歷朝詩纂》等詩歌總集。在市河寬齋的引用書目中，有很多書籍并不是漢詩集，如《萬葉
集》爲和歌集，寬齋却從4500首和歌中選出了《報凶問》、《晚春三日游覽》等 4首漢詩；《十訓抄》
爲收錄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傳説故事集，寬齋從衆多故事中節選出其中的“殷帝詔嚴郊野月、周文
禮厚渭陽風”、“同心契變蓮花偈、匪石詞入鍐字門”等五句摘句。由此可見寬齋不僅博覽群書，還
具有一雙從龐大資料中發現優秀詩作的慧眼。另外《公卿補任》、《公卿類傳》、《大系圖》、《本朝通
鑑》、《二中曆》等書則是市河寬齋爲詩人寫小傳和製作詩人係譜所用。
　　第三，《日本詩紀》幾乎收錄了當時可見的所有漢詩。日本學者後藤昭雄指出：“市河寬齋在選
詩之時是有所遺漏的，且該書編成至今二百餘年中，又有許多漢詩文資料被發現或公諸於世。”45
《日本詩紀拾遺》即是後藤昭雄為了補充《日本詩紀》的逸詩而編寫的。該書分爲兩大部分：第一
部分是“日本詩紀既出詩人”，收錄了《日本詩紀》所收錄的詩人的逸詩。第二部分是“日本詩紀
未收詩人”，收錄的是未被收錄到《日本詩紀》中的平治以前的詩人及其詩作。《日本詩紀拾遺》中
收錄的大部分逸詩均是來自市河寬齋編纂《日本詩紀》之時尚未發現的書籍。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前
后學界新發現了收錄平安後期漢詩四百五十餘首的漢詩集《中右記部類紙背漢詩》。後隨着漢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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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日益發達，又有《行成詩稿》、《和漢兼作集》、《東大寺圖書館藏願文集》、《勸學會記》、《尚
齒會詩》、《中右及部類卷二十八紙背漢詩》等詩集被發現或公諸於世。
　　從後藤昭雄編《日本詩紀拾遺》反觀《日本詩紀》，我們可以看到市河寬齋所利用的參考書目
中，未被收錄到《日本詩紀》中的詩作數量有限，主要包括：《河海抄》句 1、《菅家文草》句 3、
《江談抄》句13、《古今著聞集》詩 1 首，句 4 、《作文大體》詩 4首，句 5句、《新撰朗咏集》句 5
句、《朝野群載》詩 7 首、《田氏家集》殘詩一首，句 2、《都氏文集》句 1、《教家摘句》句11、
《扶桑集》句 1、《本朝無題詩》詩16首、《本朝文粹》詩 1首、《本朝麗藻》句 2、《類聚句題抄》
詩 8首，句 1、《和漢朗咏集》句 1 。《懷風藻》、敕撰三集等衆多詩集，《日本詩紀》是整本收錄
的。對于家集，寬齋在凡例中寫道：“我上世姑從唐家政而取士，其衰也詩權亦亡，故家集多不傳，
乃今購得太艱，是以所編不分體，而從原集叙次，又注其書于題下，所以重原集也。”46由于政治
制度的變化，選拔人才不再以詩爲標準，造成家集失傳。因此寬齋對于《田氏家集》、《菅家文集》
等家集十分重視，幾乎是原封不動整本收錄的。
　　從《日本詩紀》的錄詩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市河寬齋在编纂《日本詩紀》之時，是以彙集近江
朝、奈良时代和平安時代所有漢詩爲編選方針的。
五、《日本詩紀》古今之評價
（一）《日本詩紀》的綜合評價—— “集大成之作”
　　市河寬齋在世之時，由于募集訂户的結果不佳，《日本詩紀》僅刻印了一部分就終止了。弘化
二年（1845），寬齋之子米庵又重新計划出版《日本詩紀》時請公卿日野資愛撰寫了序文。其中写
道 ：
　　　　古人雲 ：詩（者），志也。詩可以觀人，可以徵事。有江都河子靜，蓋見于此。嘗有《日
本詩紀》之舉。編纂幾成，子靜即世。于是其嗣孔陽及若林堯夫等繼其緒，戮力校讐，將鏤利
棗，請題一言。餘受而讀之，其詩始于雉鳳，終于保平，輯爲十套。上自天子公卿，下至布韋
嵓穴之士，凡家乘散見詩集者，雖隻聯片句，亦搜索旁羅，殆不遺餘力。可謂勉且精。餘嘗
謂 ：人生千載之後而欲觀千載之上（者），獨文字耳。而邃古悠遠，史乘有缺，其詳不可得
知。是以詩賦歌咏之末，雖隻聯片句之細，亦可以觀、可以征、言志叙情者，時則詩之零逸倖
存者，豈不可愛惜貴重乎。且夫人事皆有可觀可徵者，觸類長之，又有足以觀時事，是以察風
俗者。然即大有裨補此篇之史乘也。余既樂觀古人之志，又喜子靜之先獲我心。于是書乎。弘
化二年歲旃蒙大荒落。寒孟月正二位前權大納言藤原資愛撰，鯖江侍從間詮勝書。47 
　　序中充分肯定了收錄了上自天子公卿，下至貧寒的讀書人、隱士，凡是家史記錄有零星出現的
詩集，即使是只有一聯一句，也都網羅殆盡這一《日本詩紀》的包容性。又盛讚市河寬齋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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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詩歌，勤勉而且精細的治學態度。同時，日野資愛認爲以詩存史，用詩歌反觀時事與風俗是非
常可取的，可以用來“觀古人之志”，稱市河寬齋編纂《日本詩紀》的壯舉“先獲我心”。
　　另外，日本東北大學矢島玄亮副教授編纂了《漢詩索引稿（日本詩紀索引）》，并在前言中提到
將《日本詩紀》作爲索引書底本的理由 ：“之所以本書將《日本詩紀》作爲底本，是因爲本書是碩
儒市河寬齋盡畢生之精力編成的我國平治以前的漢詩的集大成之作。”48 
（二）《日本詩紀》的内容評價——是“俯瞰古代日本漢詩之絶好的文献”
　　由于種種原因，《日本詩紀》的完本并未出版。其子市河米庵于寬齋去世的次年（1821）十月
將該書寫本捐贈給昌平坂學問所。直至九十年後的明治四十四年（1911），國書刊行會出版了《日
本詩紀》活字本，校訂者爲難波常雄49和松田卯之吉。校訂者在緒言中除了介紹了該書的構成、作
者生平以及底本的概况以外，高度評價了《日本詩紀》：
　　　　本書乃市河寬齋竭一生之精力，收集編次平治以前我邦人之漢詩者也。故王朝時代之詩篇
網羅殆盡于本書，可爲研究當時漢詩唯一之好資料。50 
“獨一無二的珍貴材料”足以説明《日本詩紀》在研究王朝時代漢詩之時的必要性和權威性。同時，
緒言中還道出了出版該書的理由：
　　　　本書從來有二種刊本，然俱止于最初之一部分，非全部完結者。而其刊本播于世者極少，
不可容易索之。況至龐然寫本，藏之者殆不過屈指耳。如此徒埋没前賢之苦心于地下者，實可
謂學界之恨事。是本會奮而上梓本書之所以也。51 
　　正是認識到《日本詩紀》一書的價值，不想使前人的心血白白地埋没于地下，于是就有了《日
本詩紀》刊本的誕生。矢島玄亮副教授編纂的《漢詩索引稿（日本詩紀索引）》、後藤昭雄解說的
《日本詩紀》復刻本、以及高島要編《日本詩紀本文及總索引》的相繼出版，可状説是《日本詩紀》
的文献價値在当今学界的体現。
　　後藤昭雄在研究中指出：“搜集古代留存下來的漢詩這一工作是我國經過禪林詩文全盛的中世
之後，到了近世人們對本朝詩史産生極大興趣的這一時代背景下進行的。其巔峰代表之一就是《日
本詩紀》……本書是用來俯瞰日本古代漢詩之絶好的文獻。”52 
　　高島要在《日本詩紀本文及總索引》的序文中指出：“《日本詩紀》編于江户時代，是能够用來
總覽王朝漢詩的極其珍貴的書籍……近年來日本漢文學的研究呈現一片生氣，尤其是在對王朝時代
的漢文學及王朝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日本詩紀》所發揮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 53
（三）“有功于艺文”
　　江户時代最早關注市河寬齋编纂《日本詩紀》的人是大典顯常。天明八年（1788），大典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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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市河寬齋的《全唐詩逸》作序。序中除了大贊《全唐詩逸》的編纂以外，也提到了《日本詩紀》：
　　　　……子靜名世寧。爲昌平學都講。博雅尚志。亦嘗著日本詩紀五十卷。其有功于藝文。不
獨斯書雲。
大典禪師竺常除了評價市河寬齋“博雅尚志”的人品，還稱讚他編纂的《日本詩紀》等 “有功于藝
文”，即對于保存典籍、詩文等大有功勞。
　　市河寬齋去世後次年（1821）10月，昌平坂學問所大學頭林衡54撰寫了“市河子靜墓碣銘”，
其中曾經提到寬齋“所撰著頗多，得《日本詩紀》五十卷、《全唐詩逸》三卷……”55首推《日本
詩紀》。
　　著名漢學家、詩人今關天彭（1882-1970）曾直言：“寬齋的詩雖然無趣，然而他的學問相當扎
實，這是詩佛、五安之徒所不及的。就算是北山在學思縝密方面也無法與寬齋匹敵……確立寬齋在
學界地位的要數《日本詩紀》五十卷的编纂……”56今關天彭對于寬齋詩學成就的評價可謂辛辣，
然而對于寬齋編纂《日本詩紀》的功績則是持極大的肯定態度。
　　富士川英郎評價市河寬齋時指出：“與其説寬齋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更不如説他是一位懂
詩的學者……他在昌平黌之時最值得注目的成就主要有兩項，即《日本詩紀》五十卷和《全唐詩
逸》三卷的編纂……”57 
　　猪口篤志在《日本漢文學史》中指出 ：“天明六年，三十八歲的寬齋出版了《日本詩紀》十二
卷，《寬齋摘草》四卷，至此名聲遠播，奠定了在詩壇的地位。” 58
　　小島憲之在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59的凡例中提到《懷風藻》
的諸本及注釋書時除了列舉各種刊本和寫本以外，特別提及：“市河寬齋的《日本詩紀》（國會刊行
本、天理圖書館有寬齋、米庵等人的親筆手稿本十二冊）將《懷風藻》中的詩按照詩人編排，其正
文也有《日本詩紀》獨特的地方——也許是有撰者自己的想法在裏面，作爲文本可參考之處不少。” 
同樣在凡例中列舉《文華秀麗集》諸本之時也曾提起《日本詩紀》： “需要注意和參考的地方很多。”
　　小島憲之在針對《淩雲集》的注釋研究中提到：“《日本詩紀》有非常出色的文本。同時有些不
同于其他文本的地方，可以看出是經過了撰者的校訂和意改，這一《日本詩紀》文本是值得參考
的。” 60
　　由以上古今學者的評價可以看出，《日本詩紀》不僅是市河寬齋學術生涯中的亮點，也在詩學
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六、“录我诗命”之思想文化意義
　　《日本詩紀凡例》寫道：“編以詩紀爲名，乃取則于馮吳二書也……二氏诗纪、先录帝者诗、次
以其世臣民、我则万古不革之朝、不可同其例也、今圣制叡作、合为首集、近时守山源公赖宽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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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詩纂、其例已然、是取法于钱谦益矣、是编沿其例。”61 
　　從書名到編纂體例，《日本詩紀》皆取法于前人，似乎沒有什麼創新可言，但《日本詩紀》的
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汲取中國和日本詩学界的成果，“錄我詩命”。62 
　　何謂“我詩命”？即“日本詩”特有的詩性和思想文化效應。《日本詩紀》首集收錄的飛鳥時
代至平安初期的詩人中，有文武天皇（在位697-707）、稱德天皇（在位764-770）、平城天皇（在位
806-809）、嵯峨天皇（在位809-823）等。與之相對，奈良末期成書的《萬葉集》的第一首歌為傳
說中的雄略天皇（史學界認爲是478年向南北朝時代宋派使者的倭武王）的御製歌。
　　史實是，日本民族沒有固有文字，日本現發現的最早文字爲稻荷山鐵劍銘文上的“辛亥年”
（471年）漢字。也就是說，《萬葉集》中倭武王的御製歌只能是口頭傳唱的和歌，而《日本詩紀》
中收錄的文武天皇的詩才是日本天皇御制詩之源頭。
　　《日本詩紀》所錄文武天皇詩三首見《懷風藻》（《日本詩紀》卷之一），而《懷風藻序》寫道：
　　　　橿原建邦之時，天造草創，人文未作。至于神後征坎，品帝乘乾，百濟入朝，啟龍編于馬
厩。高麗上表，圖烏冊于鳥文。王仁始導蒙于輕島，辰爾終敷教于譯田，遂使俗漸洙泗之風，
人趨齊魯之學。逮乎聖德太子，設爵分官，肇制禮義。然而專崇釋教，未遑篇章。及至淡海先
帝之受命也，恢開帝業，弘闡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爲，調風化俗，莫尚于文，
潤德光身，孰先于學。爰則建庠序徵茂才，定五禮興百度，憲章法則，規摹弘遠，夐古以來，
未之有也。于是三階平煥，四海殷富，旒纊無爲，岩廊多暇，旌招文學之士，時開置醴之筵。
當此之際，宸翰垂文，賢臣獻頌，雕章麗筆，非唯百篇。63 
這里的“調風化俗，莫尚于文”即指漢詩文。
　　再看明治23年（1890）10月30日日本政府頒布的《教育敕語》：
　　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濟厥美。此我國
體之精華，敎育淵源，亦實存此。爾臣民孝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
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
……是如不獨成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遺風……64
　　原來《日本詩紀》所說的“錄我詩命”，即從《懷風藻序》到《教育敕語》以一貫之的“調風
化俗，莫尚于文”和“克忠克孝，億兆一心”等日本詩的特性和思想文化效應。
　　可以說，《日本詩紀》的“詩命”即始於《懷風藻序》的詩教精神和宗旨。這正是《日本詩紀》
的思想文化意義之所在。這乃同德川光圀的“水戶學”一脈相承，是與編纂《大日本史》（1657年）
這一光復皇室、盡忠盡孝的江戶時代的思想文化大略相呼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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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キーワード】市河寛斎、日本詩紀、編纂方針、録我詩命
『日本詩紀』は江戸後期の漢詩人・学者である市河寛斎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漢詩集であり、飛
鳥時代の近江朝から奈良時代、平安時代の平治まで428人の漢詩3204首、句527を収めていた。三
代詩集といってもいい。
『日本詩紀』の編纂方針は「全」を求めること、すなわちできるだけ近江朝から平治までの詩
を網羅しようとするのである。「録我詩命」は『日本詩紀』を通じて日本詩教の思想文化の伝統
と精神を唱えるのである。
